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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

5月19日，广东一则“佛山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贻伟拟任广州
市委副书记”的任命消息，在舆论场泛
起涟漪。只不过，关注的焦点，并不是
新上任的李贻伟，而是从这个位置上提
前退休的原广州市委副书记方旋。

据悉，有关部门近期确认方旋
为“裸官”。在目前全国各地均在调
整“裸官”职位大背景下，方旋被组
织要求提前退休。（相关新闻见今日
本报A02版）

年初，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限制“裸官”
提拔；2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
馈巡视情况，提及广东“一些地方‘裸官’
问题突出”；3月，南方某市官员调整，多
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被撤职，原因只
有一个：他们是“裸官”。

不过，这些动向，是时还被圈定为
地域范围内的自选动作，可事实上，这
却是全盘布局的结果——今年2月，
中组部下发了一份关于治理“裸官”的
文件，主旨之一，即是要求此类官员

“要么把家人接回来，要么提前退
休”。看来，广东整治“裸官”，并非领
风气之先，不过是执行效率较好罢了。

有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裸官”被
撤职作为铺垫，方旋即便是因“裸官”
而被提前退休，也似乎顺理成章了。
在此，要明确一个概念：“裸官”可以称
问题官员，却未必是贪官、腐官。能够
以提前退休的姿态体面退场，疑因“裸
官”终结仕途的方旋，或经过和经得起
组织的考验。否则，他的待遇，或不是
提前退休，而是调查、撤职等。

可是，从舆论来看，对“裸官”提
前退休的退场方式，是存在质疑
的。这大抵是因为很多“裸官”被查
出贪腐问题的缘故。而要消解这种
质疑，最好的路径，那便是在“裸官”

退场之前，以公开透明的程序，来印
证“裸官”问题之外，是不是清白之
身。否则，很容易被误解为妥协和
容忍，认为这是“仁慈”的处罚。

在整治“裸官”行动之前，对于
“裸官”该如何定性？如果只是关乎
政治信仰和忠诚度，无明确禁止的
法规条例，那么并无牵绊其他问题
的“裸官”提前退休，倒也不必质
疑。此一时，彼一时，让“裸官”末路
也算是在处置历史遗留问题。

只不过，即便是“裸官”提前退
休，也必须要有退场前的审查机制，
查清楚“裸官”问题之外，是否还存在
其他问题。否则，不仅舆论很容易将
此解读为轻易地宽恕和赦免，那些背
负着问题的“裸官”，也很容易借此机
会，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成为躲避
这场反腐风暴的可乘之机。

相关人士对“裸官”以提前退休的
姿态离场，曾提出“三问”：“裸”的资本
来自哪儿，妻儿老小都在国外，钱从何
处来？为何要裸，是随时准备跑路
吗？退休纯粹是因为“裸”，还是因为
有问题？认为“不能一退了之，有必要
追问”。这样的追问，虽然将“裸官”轻
易代入贪腐官员的嫌疑有些诛心，但
很显然，这“三问”代表的是公众对“裸
官”退出前是否清白的质疑。“裸官”问
题，也许并不是以提前退休姿态离场
的阻碍，但是有无其他问题呢，依然需
要通过公开透明的调查给民众交代。
毕竟，退休之后，供养这些前“裸官”
的依然是纳税者。

“裸官”末路，清廉政治才能迈向
更加开阔的前路。“裸官”该以怎样的
姿态退场，在此之前，在政治生态里变
身“裸官”已经让我们糊里糊涂，待到
退场之时，不能再不清不楚。
□张勇

■街谈

近日，有媒体得到举报称，江西
省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为征收社会抚
养费，向县公安局支付费用，让公安
拒绝给未缴清社会抚养费的超生婴
儿上户口。据称，根据修水县人口
计生委与县公安局的“协议”，每征
收到一名超生孩子社会抚养费后，
给予县公安局200元至400元不等的

“上户费”。该县乡镇计生办向公安
部门划拨“上户费”100万余元，数年
达到数百万元。媒体记者对此进行
调查，有关负责人士表示，“协议并
不存在”，乡镇向公安拨付“带有赞
助性质”的经费，已经持续多年。（相
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5版）

超生婴儿虽违反了政策，但本
着人文关怀的精神，对其上户应是
制度善意。因为婴儿父母超生，虽
然有错，但是这种过错，不该延及婴
儿。游离于政策之外的超生婴儿，
仍是出生在这片国土之上的公民。
对其是否上户，怎能以有没有缴纳
社会抚养费为衡量标准？更遑论，
穷富有异，如果缴得起这笔钱就能
上户口，缴不起钱就不能上户口，社
会抚养费岂非沦为安全超生费？

而从社会抚养费的产生来谈，
其缴费初衷，是希望惩戒超生者，形
成政策威严，遏制超生乱象。同时又
可运用这笔钱扶助公共事业发展，以
舒缓超生现象带来的社会压力。只
是，在江西省修水县，所谓社会抚养
费的征收，演变成计生部门影响公安
作为的砝码，所谓的惩戒与公益目的
又置于何地？退而言之，如果不缴纳

社会抚养费就不能上户符合相关制
度法规，当地公安部门就应该不打折
扣地执行，又有何理由接受计生部门
的数年数百万的拨款，从这社会抚养
费中分一杯羹？

社会抚养费不是某一个部门的
私有财产，江西省修水县人口计生
部门，即使有着征收社会抚养费的
任务，有着规范超生乱象的责任，也
无权以这笔国家公款，作为其工作
的后盾。以公款影响当地公安部
门，促使他们把超生婴儿父母的过
错与上户有意捆绑在一起，是一种
把庄严的政策法规视作权力交换私
器的乱纪行为，既破坏了权为民所
用的宗旨，践踏了相关制度的尊严，
又带来了影响恶劣的罚款经济乱
象，破坏行政部门自身的形象，透支
公信，埋下潜在的社会隐患。

现在，随着媒体的关注，这一事
态初步获得妥善处理。据人民网 5
月 19 日消息，当地目前已成立调查
组对社会抚养费捆绑上户问题进行
调查，并叫停捆绑行为。但仍值得关
注的是，这种针对个案的纠错，能否
变成彻底改善权力勾兑乱象的积极
作为，以根除违纪土壤。因为在舆论
发达的时代，发现一处问题查处一处
问题，并非难事，难的是，当地相关
执政者，有无从问题中吸取教训的
觉悟。否则，即使解决了一地的问
题，却难保类似的现象重演。唯有

“亡羊补牢”扎牢制度的藩篱，才能
削弱目无法纪者的侥幸心理。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给超生婴儿上户口
怎能成权力勾兑砝码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编剧
倪学礼发布长微博称，央视一套热播
的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赤裸
裸地大量抄袭”由他担纲编剧的 34
集电视剧《小麦进城》。对此，《我在
北京，挺好的》制片方西安曲江丫丫
影视也在第一时间连发四次声明，否
认抄袭指责，并表示“随时准备应
诉”。（5月19日《北京日报》）

这是继琼瑶诉于正抄袭、李春波
诉方大同侵权之后，文化界在2014年
爆出的又一起剽窃纠纷。联想起几米
漫画抄袭风波，几年前郭敬明与庄羽
的抄袭风波，我感觉，我们的法律该给
文学艺术剽窃制定一个衡量标准了。
否则，原创与抄袭、借鉴与致敬纠葛不
清的话，会大大地伤害我们的文化人，
更会影响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文学艺术剽窃标准，其实也是版
权法在互联网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多年前，版权法的目标是盗印、盗播；
今天，版权法又将面对抄袭和剽窃。
约束、惩治对象的改变，反映了社会
的发展和变化。但剽窃案件的背后
也折射出我们法律的滞后，因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中相关的规定
非常模糊。之前的版权纠纷，只要简
单地认定是否有版权方的授权即可
辨别；而今天的纠纷，则需要更高技
术含量的内容、细节、框架、人物性格
等方面的甄别。而因为互联网的发
达，大量文化艺术作品的透明度越来
越高，剽窃技术越发高超。因此，辨

别、执法的难度也相应加大。
简单地克隆抄袭，不用说专家，就

是我们普通人也能鉴别。很多年前苏
文茂说过一个相声叫《美名远扬》，里面
有这样一个“抄袭案例”：“比如他写的
这个人叫‘王二’，我改‘张三’，‘刘五’
改‘赵六’；他写这人有点儿心脏病，我
给改成肺结核。”这样的抄袭，是很容易
看出来的，但是更高技术水平的抄袭，
就需要认真仔细地分析了。比如整个
故事轮廓的“乾坤大挪移”，比如人物形
象特点的刻画，比如音乐作品的部分借
鉴，比如绘画作品构思的模仿等。

这些鉴别，难度虽然大，但也应该
有迹可循。以文字作品为例，我国知识
产权专家郑成思在分析1944年《巴顿
传记》版权案例时，引用了美国联邦第
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说明：“即便任
何确处于公有领域中的历史素材，经过
作者的加工处理后，也就带有独创的性
质，进而具有了可受版权保护的因素；
其加工人有权禁止他人任意使用加工
后的成果。”所以，如果文化艺术作品具
有“独创性”、“特殊性”、“唯一性”、“难
以复制性”这几个特点的话，那就应该
受到保护了；反之，如果是一些很通俗、
很大众的细节，那就得另当别论。所
以，我们的相关部门和法律界、文化艺
术界人士，应该不怕麻烦，静下心来，细
细地给文学艺术剽窃制定一个衡量标
准了。如果真的有了科学、细化的标
准，那抄袭的就少了，怀疑别人抄袭的
也会少许多。□姜伯静

■街谈

该给文学艺术剽窃制定衡量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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